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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宋代在繪畫上百家爭鳴，不僅在山水、花鳥、人物上有傑出的表現，在禪畫

也有令人驚豔的發展。南宋時期可以說是禪畫的一個重要的發展時代，期間出現

了許多重要的禪畫藝術家，例如樑楷、牧谿等，這些藝術家對中國後世禪畫表現

影響很大。禪是一種自由態度的展現，它甚至「反」佛教經典，為的就是「明心

見性」，進而達到頓悟的境界，禪的公案是禪師們教導弟子體驗頓悟的例子，是

禪師們為了跳脫精神束縛活生生真實地面對生活的例證。同樣的禪畫是禪畫家對

禪的見地及實踐，並直接用藝術的形式表現在畫面上，就是禪畫。 

 

禪的精神是活潑自由的，但是，我們看禪畫的題材及表現形式上並不如禪的

精神那麼果斷及創新，反而有某種程度上的侷限及因襲。本文將就這一現象探討

禪的由來及精神，透過禪公案中的例子檢視禪的精神與禪畫間的關聯，並探討禪

畫的表現與禪精神之間的差異性。 

 

 

 

【關鍵詞】禪、禪畫、佛教、達摩、公案、牧谿、樑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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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一般人在談及禪的時候總覺得它高深莫測，是個具神秘感的宗教，這個看法

其實是對禪的誤解。禪沒有我們想像中的艱深，它反而比較接近生活，因為禪主

張從生活當中體驗生命真義，而非從經典中去體驗生活。所以生活中的瑣事只要

用心體會就有禪機1。八世紀的龐蘊居士說過「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材。」2曹

溪庵提過一個關於和尚在一個破廟廢園中除草的故事，他拋擲的一片破瓦擊竹發

聲，聽到了這個聲響便當下悟道，當瓦片尖銳的擊竹聲音劃破了山谷的寂靜時，

他悟到了自己內在的智慧3。對禪師們來說任何生活週遭的事物都是珍貴的經

驗，連挑水搬材都是頓悟契機，所以丟一塊石頭也是同樣的精神體驗。 

 

禪重視實際的生活經驗甚於佛教經典，所以金剛經中提到「佛法者，即非佛

法，是名佛法。」佛教的開創者釋迦摩尼佛更在教導弟子開悟的方法後 49年後

聲稱從未講過佛法，對於禪師們來說，佛教經典並不是頓悟的唯一法門，甚至將

佛教經典視為是一種障礙，所以「指月之手」或「水中之月」都並非真實，唯有

真實體驗的經驗才具真正的價值。從這點不難看出，禪為何不重視佛教經典，禪

宗最具特色的四句話「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其中不立

文字就是對經典及文字的否定，禪認為邏輯及理性是對頓悟的一種障礙及束縛，

只有脫離理性思考才可直擊頓悟之門。 

 

為了捨去我們所受理智及邏輯的習氣，禪師們常常用粗暴或不合常理的方法

教導弟子，為的就是讓弟子在理智的邊緣做頓悟前的一躍。所以禪宗公案4中才

                                                 
1
  禪是什麼？禪既不是一種經驗，也不是一種境界，更不是一種主義。禪一點也不神秘，禪只

是「禪」，不多也不少。只有從「禪」的直接體物中，才能知道「禪即佛心」；是要直透釋迦

牟尼「廓然大悟，成等正覺」時所悟所覺的境物；是要直探人類一切思想教理的源頭。收錄

於蕭武桐：《 禪之花 禪的公案解說》，（台北，長鯨出版，1979），頁 10。 

2
  鈴木大拙等著：劉大悲譯，《禪與藝術》，（台北，天華出版社，1994年 12月），頁 32。 

3
  鈴木大拙等著：劉大悲譯，《禪與藝術》，頁 36。     
4 「公案」一詞，流行於唐代晚期，依照字眼來說，是表示著「公府的案牘」，換成口語就是「有

權威的成文律」的意思。但是經過歷代變遷，「公案」一詞已轉化為指稱古代禪師的逸話、問

答、提示及質問等涵意。這些逸話、問答、提示及質問，都是為了要使對方體會「禪」的真

髓，所運用的一些令人開悟的手段和方法。收錄於蕭武桐：《 禪之花 禪的公案解說》，（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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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喝祖罵祖」、「斬貓」等令人驚駭的例子，禪師們為了讓弟子跳脫一般生活習

氣的束縛使用怪異粗暴或非理性的方式來指引學生，為的就是引導學生開悟之

路。 

 

相對於禪的實踐者，禪藝術家也是想在禪畫中跳脫傳統繪畫的觀念或世俗概

念的束縛表現出禪的精神特質。禪畫家面對生活體驗後在畫面上做最直接的藝術

表現，無非就是想要將所體驗的禪表現在畫面上，這些禪畫家透過很多方式來接

近禪，生活、讀經、工作體驗每一刻生命，期待將這些感動呈現在畫面。 

 

禪畫家第一個面對的除了材質的問題外，最大的挑戰就是禪畫的形式。當我

們面對一張空白的畫面時，直接間接參考許多歷代偉大禪畫家的表現形式，這種

學習觀摩的印象卻將這些從事禪畫的藝術家做了某些框架上的束縛，這個時候，

禪畫家越是想要表現「禪意」離禪越遠，這似乎是禪畫家普遍面對問題。是什麼

樣的狀態這些禪畫的表現受到了僵化的束縛，是本文中我們要分析討論的問題。 

 

首先我們將從達摩的禪談起，分析佛教及禪之間的關連，進而了解禪的發展

及精神。第一部份我們將剖析禪的由來，探討佛教及禪之間的關係，從釋迦摩尼

佛到將禪帶入中國的達摩及禪宗最初的發展。 

 

禪雖然是從佛教發展出來，但禪別具特色，它反對經典上的依賴，並且不相

信邏輯及理智，追求明心見性，所以第二部份我們將探討禪的精神及本質。 

 

第三部份，禪是一種意識上的直覺，公案是禪師們教導弟子最直接的展現，

公案中的例子展現一種跳脫槽臼的態度，禪師們常常教導弟子去除成見，以明心

見性的方法達到頓悟，同樣我們透過公案這種直覺的態度，檢視禪畫歷史中禪畫

的創作態度及藝術表現上所出現不對稱性的藝術表現，也就是說禪畫中的藝術表

現，會出現意識或形式上重複性，不管是在題材上或表現手法上都陷入一種刻板

印象中。本節將歸納禪畫的幾項特點及形式，並列舉幾張作品分析並比較探討上

                                                                                                                                            

長鯨出版，1979），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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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禪畫的表現問題。 

   

美術史上的禪畫是公認且具有不可動搖的權威地位，這些作品本來就具有相

當高的藝術價值是無庸置疑的，我們除了肯定這些禪畫的藝術價值外，也希望在

這些公認的藝術價值外，是否還有另一種看法及聲音，譁眾取寵或刻意質疑不是

我們的意圖，我們只想在既定的觀念中試著找出創作的真意是否有其他可能性存

在，「明心見性」不就是禪的真意嗎？ 

 

其次，我們在這裡要稍為定義一下所謂的禪畫，禪畫就是具有禪味或禪精神

的繪畫。如果我們將禪畫的定義擴大的話，不僅運用禪畫的媒材或表現形式，只

要具備「禪味」的作品我們都將視之為禪畫，反之，雖然運用禪的表現形式或媒

材但卻表現不出禪畫所具備的精神，那也不能稱做禪畫。 

 

我們有這樣的認知之後，但基於清楚釐清本文的探討及檢視禪畫所呈現出來

的狀態，在本文中將討論範圍將限制在使用傳統媒材及傳統表現形式的禪畫，我

們在這裡所探討的禪畫就是以一般我們所認知的禪畫定義並非廣義的禪畫，如此

才不會將所有創作形式混淆，造成立論失焦的狀態。 

 

 二、禪的由來  

佛教在漢代便傳入中國，佛教中禪的確立卻是要等到達摩到中國以後的事

情，達摩的出現讓當時只重佛教經典研究的中國佛教有了決定性的改革，並直接

回到了佛教創始者釋迦摩尼5的教誨。釋迦摩尼是透過坐禪的方式來達到頓悟，

達摩也是利用這種方法，達摩曾經在少林寺面壁達九年，坐禪這個傳統就這樣延

續下來。 

 

禪這個字是從印度梵語而來，意思是打破心中的迷惑，進而使自己的精神達

                                                 
5
  教祖釋迦摩尼佛，距今二千五百年間，降誕於世。但在其降生以前，即具有種種殊聖的因緣，

如諸經典所載傳說多端：或謂釋尊未應運而出的賢劫第四佛，或謂釋尊為補處菩薩的最後一

生，或謂釋尊為久遠已成之佛的應化身。收錄於高觀如：《佛學講義》，（台北，圓明出版社， 

1992年），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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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靜的狀態，當達到這種狀態就叫做禪定。為了達到禪定的狀態，這些印度的

修行者使用的辦法就是坐禪，坐禪漸漸地變成達到頓悟的方法之一6。坐禪並不

是什麼特別的修行方式更不講求神通，對修行者來說，坐禪只是讓內心平靜的方

式而已。釋迦摩尼認為世間充滿煩惱及苦痛，為了擺脫無限痛苦之輪迴得到真正

的快樂及平靜，頓悟才是正道。佛教的開創者釋迦摩尼佛在頓悟之前也是利用這

個方法讓內心平靜。皮朝綱說： 

 

佛祖認為「人活著就是痛苦」，他宣稱，他自己通過坐禪的方式已獲得到了

寧靜，達到了涅槃，擺脫了人世間的一切煩惱，並將「在黑暗裡的世界捶

響不朽之鼓」。7 

 

釋迦摩尼可以說是禪宗的始祖，但是使禪宗在中國的發展起來，應該從達摩

開始。在達摩的出現之前，在中國由於佛教經典的輾轉傳播及眾家對經典的解釋

不同，形成對佛教經典的闡釋漸漸紛雜，甚至出現了許多膚淺的觀念。達摩的出

現就是對當時佛教界重經典解釋而表面的一種反動。熊澤道隆說： 

 

發源自印度的禪得以在中國開展，大約是在菩提達摩。達摩自印度來到中

國後，便每天過著潛心坐禪的日子，那即是一種「無」的實現，同時也是

「悟」的表現。當中國的佛教界是以經論的研究、解釋為中心的；但是達

摩卻別開生面以坐禪為法的實現，亦即以精神為中心。達摩是禪宗的始祖，

禪宗促使教團調整體制雖然是後世的事，但是達摩的出現卻是中國佛教的

源流產生大變化的遠因。8 

 

                                                 
6
  皮朝綱說：坐禪被佛教徒稱為「結跏跌坐」，其動作要領是：把雙腿屈疊於大腿上，挺直脊梁

骨，頸稍屈於前下方，氣沉下腹部，靜靜地呼吸，目光散視或集中於某一固定物，排除一切

雜念。我們在名山古剎大雄寶殿正中所看到的釋迦摩尼佛坐像，大都是這種「結跏跌坐」的

標準姿勢。佛祖釋迦左手橫置右足上，名為「定印」，表示禪定的意思，右手直伸下垂，名為

「觸地印」表示釋迦在成道以前所歷練的一切，唯有大地能夠作證。收錄於皮朝綱：《禪宗的

美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年 9月），頁 29。 
7
  皮朝綱：《禪宗的美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 年 9 月），頁 29。 

8
  熊澤道隆：《禪宗軼事》，（台北，新潮社出版，1994年），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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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摩的出現讓當時中國的佛教產生最根本的質變，就如熊澤道隆所說當時中

國在達摩未出現前佛教一切以經典研究為重心，卻忽略了佛教最根本的體悟，也

就是自身的感受－「悟」，是一種自身意識的喚醒，不再拘泥經典或儀式上的鑽

研，就如佛教最根本的體悟，對禪來說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顆明心見性的種子，

只要我們去發掘就可以讓它萌芽，所以「悟」就是禪宗要每個弟子往自我內心去

追尋佛的本性。 

 

達摩主張一切回到最根本的純淨狀態，直接回到佛教的源頭，回到釋迦摩尼

的基本教導及精神，而構成這種精神的基礎就是般若和大悲
9
。 

 

禪宗對佛教經典的反動，其實主要的目的是要人們放棄成見，更不要執著一

件事或佛教經典的字義上，甚至是一個概念，所以明心見性便是悟道的前提。蔡

日新也說： 

 

禪宗在中國是頗具特色的，也是徹底中國化了的佛教。尤其是唐以後的南

禪，它不唸經、不坐禪、不禮佛，倡導明心見性、是一種直指人心的頓悟

法門。禪師們接引學人時，也不注重於講經說法，而在於極力喚醒學人的

自我覺悟意識，從而讓他們去發現自身本來清淨圓滿的佛性。禪家認為，

如果簡單地依賴於唸佛、唸經、坐禪、禮拜偶像等修持，不只不能達到明

心見性的目的，反而會增加學人攀緣外境的妄執。在禪宗，開悟成佛的關

鍵，只在自我的覺醒，只在對自身清靜佛性的發現。10 

 

禪宗的傳承上，以釋尊在靈山會拈花迦葉微笑為開端，此宗強調六祖以來「以

心傳心」的法門，禪宗的「西天二十八祖」是指印度相遞傳承的二十八位祖師，

                                                 
9
  般若（Prajña）是「先驗的智慧」，大悲（Karnna）是「愛」或「憐憫」。般若能使人超越事物

的表象而得見其本質。因此，只要得到般若，我們就可以洞澈生命與世界的根本意義，就會

結束為個人的利益和痛苦所帶來的煩惱。大悲的作用是自在的，它意味著脫離一切利己的困

擾，把「愛」惠施於萬物。在佛教中，愛一切施及非生物界。因為佛教相信，一切存在只是

現存狀態的持續，不論採取哪種形態，只要把愛滲透其中，最終定會成佛。收錄於鈴木大拙：

《禪與日本文化》，（台北，桂冠出版，1992 年），頁 2。 

10
  蔡日新：《禪的藝術》，（台北，文津出版，2002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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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迦葉之後傳給阿難、商那和修、優婆多、提多加、彌遮迦、婆須蜜、佛陀難提、

伏馱密多、婆栗濕婆、富那夜奢、阿那菩提、迦毘摩羅、那伽閼刺樹那、迦那提

婆、羅侯羅多、僧伽難提、伽耶舍多、鳩摩羅多、闍夜多、婆須槃頭、摩孥羅、

鶴勒那、師子菩提、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羅、至菩提達摩共二十八人。 

 

經由達摩傳至中國，達磨在少林面壁九年人稱禪宗初祖11。達摩至中國第一

個傳承就是著名的慧可「立雪斷臂」的故事，就是中國禪宗的第二祖，慧可後來

的傳人僧燦及至道信，至此禪宗漸漸興盛。道信有兩位傑出的弟子，那就是弘忍

和法融，法融的「牛頭禪」以「欲得心淨，無心用功」的精神傳承，五祖弘忍的

弟子能人輩出，有玉泉神秀和大鑑慧能，神秀和慧能有禪宗歷史中著名的偈語；

當時弘忍欲傳衣缽，命弟子書偈以上，神秀偈「身是菩堤樹，心如明鏡台；時時

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慧能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

惹塵埃」，慧能獲得弘忍認可得其衣缽是為六祖，輾轉避難南方卻大振其風，神

秀在北方傳法，慧能在南方傳法，至此南北二宗分家。 

 

簡單歸納下從達摩傳至慧能二百五十年期間，可以說是禪宗的確立時期，其

後到唐代末期五代期間，南禪宗可以說是一枝獨秀的狀態，此宗倡導「平常心是

道」的禪風。兩宋三百二十年期間有由臨濟宗開始分為楊岐和黃龍兩宗演變成禪

宗的「五家七宗」的傳承，黃龍更由榮西傳至日本12。這段期間可視為是禪宗的

守成時期。元代歷經明代至清乾隆四百五十年間可以說是禪宗的衰敗期。 

                                                 
11
  皮朝綱說：禪門自古便有一公案「何謂祖師西來意」。祖師就是始祖，也就是菩提達摩；這個 

公案的大意是說，達摩千里迢迢從印度來到中國，究竟是為了什麼呢？當然這個問題並不是那 

麼容易回答，它和「禪的本質」有著極密切的關係；達摩來到中國的這件事本身，也足以和禪

的真理相提並論，可見，達摩的存在是相當重要。收錄於皮朝綱：《禪宗的美學》，（高雄，麗

文文化公司，1995年 9 月），頁 29。 

12
  經過幾世紀數度不成功的嚐試後，終於由來自中國參究的和尚，於十二世紀末成功將禪介紹到 

日本，最初主要是一些武士及幕府將軍支持禪的觀點。在日本，禪一詞，一方面源自中國的禪， 

另一方面則起於日本的坐禪（意指坐著冥想），禪院變成了傳習中心，因而使禪影響了日本文 

化。統治階層對禪所表現興趣，此一事實，使推廣禪的運動在日本所受的重視遠高於中國。收 

錄於 Helen Westgeest 海倫 威斯格茲，《禪與現代美術 現代東西方藝術互動史》，（台北：典 

藏藝術家庭出版，2007 年 6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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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雪舟等揚 ＜二祖斷臂圖＞ 紙本 設色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三、禪的精神特質 

（一） 禪是親身的體驗 

禪所重視的是真正的個人經驗，禪珍惜一切生活當中所發生的經驗，所以可

以說禪就是生活。禪師們常常講一句話「吃飯睡覺都是禪」、「挑水劈材也是禪」。

禪宗有一則故事，有一位想參禪的弟子千辛萬苦跋山涉水來到富有盛名的禪寺，

當見到禪師時，禪師第一句話就問：「你有看到進門處的那條溪嗎？禪就在那

裡！」禪師所要闡釋的是並不需要千辛萬苦離鄉背景到深山求道，因為禪的道理

就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引發頓悟的契機來自於生活的實際經驗。佛經上所寫的道

理不等於個人的經驗，甚至會成為個人頓悟的束縛。鈴木大拙這樣敘述禪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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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講究體驗，而科學則和體驗無關。非體驗的東西是抽象的，它毫不關心

個人的經驗。而體驗性的東西則完全屬於個人，沒有個人經驗做背景，它

就會失去一切意義，科學意味著系統化，而禪卻恰恰相反。科學和哲學需

要語言，而語言卻是禪的障礙。為什麼呢？因為語言是表意符號而不是真

實，真實在禪中具有最高的價值。即使禪有時也借助語言，但是它們的價

值也只不過相當於買賣中的貨幣。我們既不能穿著貨幣防寒，也不能吞吃

貨幣來解渴充飢。當貨幣轉換成真正的食物、真正的羊毛、真正的水的時

候，它才具有真正的生活價值。13 

 

這裡所謂的真正經驗就是禪所重視的真實，也就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點一滴。

禪所依靠的經驗不是理解文字上的邏輯。禪就像「吃糖」的經驗一般容易，所以

施照寰用一個很容易理解的比喻來形容禪的經驗： 

 

禪宗可以說就是自我把糖放進嘴裡的宗派。如果對沒有吃過糖的人說「糖

是甜的啊！」，或者說甜味怎樣的可口，那人一定只有記住「甜」這個抽象

概念，真正的「甜」義他無法了解，於是只好憑意識去胡亂猜測了，然而

猜測所知的「甜」味，自然與糖的真味完全是兩回事。只有把糖放進自己

的嘴裡，切實地將糖味咀嚼一番，才能真正嚐出糖究竟是什麼味。這時嘴

裡的糖味，可以說就是「禪」。14 

 

糖的真滋味是需要個人去體會，而非文字的堆砌。在佛教歷史中，另外記載

著釋迦摩尼和迦葉的一段公案「拈花微笑」。在一次靈山大會中，釋迦摩尼不發

一語，只有手中拿著一朵花而對弟子展現微笑，這時，所有會場的弟子都不明白

釋迦摩尼的意思，只有迦葉了解真義回以微笑15，真實的體驗才是禪的真義。 

                                                 
13

  鈴木大拙：《禪與日本文化》，（台北，桂冠出版，1992 年），頁 5。 

14
  皮朝綱：《禪宗的美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 年 9 月），頁 286。 

15
  皮朝綱：同樣把糖放進嘴裡的人，便可以相向出現以心會心的微笑，用宗門的術語說，就叫

做「心心相印」。收錄於皮朝綱：《禪宗的美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 年 9 月），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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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禪宗的的概念中，個人切身的經驗才是真正的經驗，一切藉由邏輯或語言

的轉述都不是直接的經驗。所以禪師用手指向月亮，手指並不等同於月亮，禪宗

說要傳達的是要弟子自己親眼去印證自己去看真正的月亮，所以「指月之手」不

是真正的禪，它只是一種媒介，但是很多人卻只有看到媒介，卻沒有看到它的本

質，就好比將佛經或某種儀式認為就是頓悟的法門，對禪來說是一種誤解。所以

皮朝綱說： 

 

禪宗認為，眾生之所以能「悟」，就在人手中都有「禪」這塊糖（即眾生皆

有佛性，佛性平等），只要把這塊糖放進自己嘴裡，親自去品嚐一番，參禪

之事就算是入門上路。凡夫俗子根本不知道自己本來就握有「禪」這塊糖；

或經善知識指示，知道了自己手裡有糖，卻不懂得把糖放進嘴裡，以為單

憑思維知解就可以推想出糖的味，拼命在思維領域、文字領域去覓「禪」，

其結果必然是「海上逐蜃樓，愈追愈遠行愈難，而終無了期」。16  

 

 

         圖 2五代 石恪 ＜二祖調心圖＞ 紙本 墨 35.3×63.1cm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二） 禪不立文字及反邏輯 

禪不相信經典，不是個人生活真實的體驗是不能體驗禪味的，相反的，甚至

是一種阻礙。禪公案中就有一個在經典中遍尋答案不可得的例子，香嚴智閑本來

                                                 
16
  皮朝綱：《禪宗的美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 年 9 月），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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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懷海禪師的弟子，香嚴智閑可以在懷海禪師面前問一答十，可見香嚴智閑是一

個非常聰明的弟子。懷海禪師圓寂之後，香嚴智閑就跟隨懷海禪師的大師兄溈山

禪師學禪。 

 

禪公案的一個例子，一日，溈山禪師就向智閑說：「你在懷海禪師在世時，

他問你一個問題你可以回答十句，問你十個你可以回答百句，但這只是佛學的小

知識，是沒有什麼用的。」於是溈山繼續問智閑：「那你告訴我，父母未生之前，

你本來的面目是什麼？」17這時，平時口若懸河佛學知識淵博的智閑突然答不出

來，因為他所知道的佛學中沒有這樣的答案，於是，智閑回去禪房翻遍所有的經

典想要解出答案來回答，但是都無所獲，智閑只好回去請教溈山禪師。溈山禪師

就回答智閑：「我實在沒有辦法告訴你答案，我所知道的東西是我的東西，並不

是你的東西。」智閑一聽便回去房間說「這些經典就像圖畫上的餅一樣，肚子餓

的時候沒有辦法拿來充饑。」便將所有的經書燒掉，然後獨自一人離開原來修行

的寺院，來到一個偏遠的小廟每天過著除草的工作。一天，就在廟中庭院除草的

時候順手拿起一塊石頭往牆邊一丟，正好碰到竹子，發出一聲撞擊聲，頓時，智

閑頓然大徹大悟。這時，智閑喜極而泣，面對溈山的廟遙拜說：「若當時溈山告

訴我答案，今天我就不會開悟了。」 

 

智閑的開悟處於一種不刻意的狀態，是一種無心的狀態，他的師父溈山所開

示的是一種不可取代的個人經驗，任何經書上面所講的道理，在這裡都是別人的

經驗，所以溈山才會說：「我所知道的東西是我的東西，並不是你的東西。」一

切的經驗是需要親身去體驗的。 

 

禪不主張邏輯思考，對事物的看法依靠個人經驗及直覺，在這裡直覺就是自

                                                 
17
  皮朝綱：所謂「本來面目」，亦作「父母未生時面目」，可以理解為生命感動的原型意象。「勿

生一念」，就是要割斷一切意識，一切觀念，一切邏輯意義上的因果連繫等等。禪宗認為只有

這樣，才能真正領悟到與「無」同體的那個超善惡、超是非、超因果的本體世界，超升到西

方極樂淨地。這一切，不是靠認知、理智或思辨所能達到的，只有靠一種神秘的心理感受或

領悟，所以說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它是從不可言說，不可用語言傳達別人的，雖在師

傅，不可以移弟子。禪宗教義千言萬語，所強調的大抵都是這個意思。收錄於皮朝綱：《禪宗

的美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年 9 月），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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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性是存在每一個人心中的一顆明心見性的種子，只有我們觀照它，它就會

起作用。皮朝綱說：  

                 

「指月錄」卷九「藥山」云：「師（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

師曰：「思量個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

參禪悟道，不可思量，然而不思量畢竟又要有所思量，此中關鍵，就在於

不假概念，不執著言辭，自己去掏水而飲，切身地感受個中冷暖。18 

 

禪師要弟子「不思量」，弟子問到如何才能達到「不思量」的地步，禪師的

回答還是「不思量」。在這裡「不思量」既是理智的否定，更是自性的開啟。透

過觀照19讓每個人心中的這顆種子萌芽，才是禪師的目的。在禪宗，禪不信任任

何經典，因為經典中所記載的並不是直接的個人經驗。禪師教導弟子鮮少叫弟子

回去看佛教經典的說法。禪師們反而當下透過直覺對學生指出一條明心見性的道

路，皮朝綱說： 

 

禪宗的這種奇特的思維方式，在科學那裡被視為悖理，在邏輯學家那裡被

斥為荒誕，在哲學家那裡，簡直近於無賴，然而在文學藝術家那裡卻備受

青睞，因為它在藝術的創作與欣賞上都有極寶貴的價值。20 

 

要讓弟子明心見性，首先禪師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讓弟子跳脫邏輯的思考

直躍頓悟法門。所以常常有禪師用極端的手法讓弟子直接面對，禪師的作法就是

要逼迫弟子到邏輯的邊緣，然後做最後智性的一躍，禪宗公案出了名的「德山棒，

臨濟喝」21便是一例。禪師中的德山是出了名的反智性的禪師，一天，一位從外

                                                 
18  皮朝綱：《禪宗的美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 年 9 月），頁 286。 

19
  要了知宇宙本具的清靜，需用智慧，這種智慧叫做「關照的智慧」，實相就是智慧與真理的

體證，也是空性，所以說實相無相。從內心開啟出來的覺性光明，叫做「關照的智慧」。收

錄於陳松蔚：《生命之歌》，（新北市，創河印刷有限公司，2012年 10月），頁 133。 

20  皮朝綱：《禪宗的美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 年 9 月），頁 390。 

21
  其時禪風宗匠又創棒喝之法，棒始於德山，喝始自義玄，玄在黃檗門下、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檗便打，三問三打，玄欲離去，檗便指示往參大愚禪師，參大愚後，忽然大悟，大愚

問其「見個什麼道理」？義玄不語，便向大愚脅下三拳，再回黃檗，檗問「大愚有何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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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來的弟子想來請教德山禪師，禪院的其他弟子就事先警告這位遠到而來僧人。

當他去拜見德山禪師時，這位弟子還未開口德山禪師便一陣棍棒，這位弟子無辜

的說：「我都還未開口問問題啊！」德山禪師回答：「等你開口就來不及了！」。

鈴木大拙說： 

 

理性智慧正如其名，是分析的，不是綜合的。因此這個智慧所及的為部份，

並不是全部。而且其所知是靜止的、過去的，跟活生生的人生無關。所以

這種智慧是技術性的，並沒有內在的生命22。 

 

  禪的反邏輯為的是使弟子明心見性，擺脫智性思考。禪認為邏輯並不能接近真

實，邏輯反而矇蔽真理，所以禪並不主張弟子思考或推理。 

 

 四、禪中的公案 

「拈花微笑」可以說是禪宗的第一個公案23，這個公案揭露的就是上述的這

種狀態，如果我們沒有實際的經驗做基礎，釋迦摩尼和迦葉他們心中的精神狀態

是如何？他們了解什麼？沒有和他們同樣的經驗的我們是無法理解他們的微

笑，就如同向沒有吃糖的人解釋糖的滋味一樣是無用的。 

 

按照皮朝綱的說法佛教經典對禪來說，甚至只是一個起點或啟示，還談不上

入門上路，唯有真正去執行真切去體驗才可說是接近本質，否則只是海上逐蜃樓

終無了期。 

                                                                                                                                            

問答之間，義玄便在黃檗耳邊一掌。此後問答，每逢契機，黃檗打玄，玄便喝。以後接人，

棒喝交馳，時人常云「德山的棒，臨濟的喝」。有時賓主相見，你喝一聲，我打一傍，有時

賓主對喝、或對棒，故後世稱提醒人之謎悟曰「當頭棒喝」。收錄於周紹賢：《佛學概論》，（台

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 5月），頁 228。 

22
  鈴木大拙 徐進夫譯：《禪天禪地》，（台北，志文出版社 1981年），頁 162。 

23
  皮朝綱說： 禪宗公案，五花八門，據說有一千七百則。為了方便敘述，我們姑且把它劃分為

兩大類。第一類是「棒喝」。棒指拳打腳踢，有時還動真格，棒打棍敲；喝指厲聲暍斥。所

謂「德山棒，臨濟喝」，便是此中圭臬…公案的第二類是「話頭」，這是從歷代著名的「禪問

答」中抽取出來的某些語句，而這些「禪問答」，幾乎就是那種不可理喻的奇奇怪怪的對話

的特定代名詞。「話頭」公案中談論的最熱烈的，要算「如何是祖師爺來意」。收錄於皮朝綱：

《禪宗的美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 年 9 月），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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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正要接觸本質的問題是必須身體力行的。禪是一種直擊人心的法門，

它不假任何形式，卻非常真實。所以香嚴智閑擲瓦撞到竹子所產生的悟道，是一

種超越理智邏輯的經驗，蔡日新說： 

 

有人認為禪宗的這種直悟式認知事物的方式是一種神秘主義的經驗，其

實，這種說法並不十分確切。禪的直悟宇宙萬物，的確是一種自證的切身

經驗，它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任何文字語言的描述或他人的證

悟經驗都不能替代。但是這種經驗並不是神秘主義的，恰恰相反，它是一

種如實地認識宇宙萬物的真諦的妙悟，它是超乎理性與邏輯之上的一種智

慧。24 

 

另外一個公案，馬祖道一是百丈懷海的師父，他是一位優秀的師父，他常常

用很多不尋常的方式讓弟子開悟。一天，馬祖道一和弟子百丈懷海一起在走路，

突然天上飛過一隻野鴨，一下子就不見蹤跡。這時馬祖道一就問弟子懷海：「那

是什麼？」懷海就回答「是一隻野鴨。」馬祖道一再問弟子懷海「到哪裡去了？」

這時，懷海就回答「已經飛走了。」懷海剛剛說完師父馬祖道一就用力扭住懷海

的鼻子，這時懷海痛的大叫。馬祖道一這時才說「原來野鴨還在這裡嘛！」。對

馬祖道一來說野鴨並未飛走，當馬祖道一捏著百丈懷海的鼻子時「野鴨還在這裡

叫痛呢」。百丈懷海經過這次經驗後喜極而泣，自己終於開悟了。 

 

馬祖道一問弟子懷海的問題並不是要懷海回答「野鴨在哪裡？」，懷海的回

答並沒有錯，只是慣性的思考阻斷通往頓悟之路， 當開始思考時就是邏輯的推

理，邏輯思考阻斷真實經驗，這種經驗使人墮入一連串的文字邏輯理解當中，對

禪來說，就不是真理的再現。所以禪師們教導弟子常常用強烈的手段，當下阻斷

弟子的推理及慣性思維，因為只有這樣弟子才能步上頓悟之路。 

 

五、禪的藝術表現 

                                                 
24
  蔡日新：《禪的藝術》，（台北，文津出版 2002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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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及南宋禪畫的藝術表現 

禪師們不僅活潑地展現禪機，更不拘泥在任何形式上表現禪的精神，所以禪

是那麼生動而有活力。禪不僅在宗教思維上產生重大變革及影響，對於藝術上的

表現影響亦非常大，南宋禪畫就是一個例子。 

 

禪師們啟發弟子常常用極為活潑的方式進行，禪師們的話語往往生動有趣有

時候卻又令人捉摸不定，這些禪宗機鋒語無非是要啟發弟子。同樣的，禪畫透過

畫面來顯現機鋒，也是禪畫的特點之一。 

 

禪畫家會透過很多方法將於禪的體悟表現在繪畫中，為了達到天人合一的境

界，例如許多禪畫家在表現禪畫之前往往透過坐禪或沐浴更衣等方式來使整個心

靈狀態達到合諧時才開始創作，例如，鈴木大拙說： 

 

禪畫家從修習和訓練中獲得一種精確的技巧，一種可以與柔道或劍道所需

的身心技巧相比的精確筆觸。一旦拿起筆來，那運用水墨在絲絹或白紙上

作畫的藝術家，就不能隨便把筆放下來，直到完成為止，而且還一氣喝成，

也不能加以修改。他所用的材料頗具吸收性，因此墨水一定要準備充分，

還要繼續不斷。於是畫家的動作好像舞蹈家的動作，是一種受控制的自發

活動－並非反覆無常的自發活動，這種自發活動的表現一直是禪家所保持

態度中最重大的一部份。25 

  

禪畫家所表達出來的就是一種「自性」，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悸動，在禪畫家

創作的當下直覺會自然與畫筆作對話。在這個時候就沒有所謂的筆法或構圖等繪

畫技巧的問題，一切都是那麼自然的發生及結束。 

 

五代石恪的「二祖調心圖」26描繪禪祖伏臥在一虎背上，顯現行住坐臥皆不

                                                 
25
  鈴木大拙等著：劉大悲譯，《禪與藝術》，（台北，天華出版社，1994年 12月），頁 101。 

26
  畫中人物表現出標準的禪宗人格。禪祖的頭埋於佝僂的胸前，斜坐的身體伏靠在一隻半睡的

老虎身上。他是否閉目沉思抑或埋首酣睡，可以任由想像。老虎本來與道教有密切關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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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二的世界。石恪用粗放快速不拘常法的簡筆畫出衣紋，再以細筆做簡單的面部

描繪，渾然天成自成一格。 

 

宋代的禪畫受到禪宗的思想影響，他們將禪的哲理運用在繪畫中，禪的思想

變成他們所要表達的重點，他們的藝術表現大都著墨不多，但卻蘊藏禪機，顯露

出一種「不可言傳」的機鋒。牧谿就是一例，牧谿的作品筆墨韻味濃厚，但卻不

拘於法，作品卻渾然天成。 

 

牧谿的名作如「觀音猿鶴」
27
及「六

柿圖」，牧谿的「六柿圖」現存於日本

龍光院，這張作品可以說是禪畫的經典

代表作之一，牧谿在畫面中只描繪六個

大小、形狀不一的柿子，並以濃淡不同

的墨色表現出來。牧谿的「六柿圖」如

此簡約卻讓人感受渾厚及圓滿；藝術家

沒有畫出空間及光影，卻展現出前所未

有的量感，整幅畫像是凝聚了無限的想

像空間。林谷芳說：  

圖 3 南宋 牧谿 ＜六柿圖＞ 紙本 水墨 31.1×

29cm 日本京都大德寺龍光院 

 

「六柿圖」是無心創作典型，除了隨機藝術外，藝術－尤其是西方藝術總

有其創作的動機、主題、軸線、結構，但禪認為這些都是思慮心、計較心

                                                                                                                                            

何時納入禪宗教義尚未能詳考。一般是說五代以前畫家只畫十六羅漢，到貫休才加上降龍、

伏虎兩位富道家色彩的羅漢，乃成十八尊。石恪這幅「二祖調心圖」想是由伏虎羅漢演譯而

來的。收錄於高木森：《五代北宋的繪畫》，（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 9 月），頁 51。 

27
  牧谿對自己的繪畫視覺非常忠實，他特別強調自由運用水墨畫的技法，因此部份元代批評家

不把他視為正統畫家。牧谿的代表作有「觀音猿鶴」，實在是運用了各種水墨技法的一幅作品，

然而卻也不能看做是渾然無礙的獨特技巧，不過對主題的表現非常忠實；牧谿畫的支持者就

是禪宗是社會，然而他的畫風卻超越禪餘戲墨和白描的道釋，而是循著李公麟以前那種大規

模的釋道畫發展。收錄於馮作民：《中國美術史》，（台北，藝術圖書公司，1998年 7月），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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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物，有其明顯的局限，只有契於無心，讓內心的佛性流露，才能超越

慣性，而到此就沒有哪件事情不是創造的了。28 

 

另一位藝術家梁楷

是南宋的畫院畫師，他

是禪宗繪畫的代表人物

之一。現存台北故宮的

「潑墨仙人」可以展現

梁楷的藝術風格。梁楷

透過簡略快速的筆法將

人物活靈活現的展現出

來，整張作品散發出筆

墨淋漓且自然的韻味，

畫面中毫無拘束地將禪

畫的特質展現出來。他

大筆橫掃將人物的軀幹

動態描繪出來，最後只

在臉部用簡單的細筆勾

繪，整個人物變活靈活

現起來展現出顧愷之的

「以形寫神」的特質。29 

 

    
圖 4宋 梁楷 ＜潑墨仙人＞ 紙本 墨 47.8×27.7cm 台北國立故宮

博物院 

                                                 
28  林谷芳：《畫禪》，（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10。 
29
  魏晉人物品藻，觀人轉為對風神氣度的欣賞。志是實的，風神氣度是虛的，虛的風神氣度可

意得而難以言宣，觀也隨之轉為味。這個轉變由人物品藻很快波及各審美領域。音樂上，稽

康提出「聲無哀樂」；詩歌上，曹丕提出「詩賦欲麗」；繪畫上，顧愷之提出「以形寫神」。

收錄於張法：《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台北，淑馨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 1998

年 10 月），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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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幅梁楷的「六祖截竹圖」這張現存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的紙本作品，描繪

六祖慧能砍竹工作的狀態。畫中人物是禪宗六祖，是為慧能，慧能本性盧，家貧

但事母至孝，平時僅能靠上山砍柴至市集賣錢餬口。一日，在市集內聽見和尚誦

唸金剛經而悟道。這張作品描繪的就是龐蘊居士所提「神通並妙用，運水與搬柴」

平常心是道的精神。 

 

    而在日本，影響禪畫最大的首推

中國南宋的藝術家馬遠，馬遠、夏圭

的「馬一角夏半邊」
30
其實透露出的

不僅是畫面中的簡約風格及當下的

狀態，並透露出一種「孤獨感」。鈴

木大拙這樣評論： 

在表現日本藝術家許多重大特

色中，我們可以指出源於南宋最

偉 大 藝 術 家 之 一 馬 遠

（1175-1225）的「一角」體。

從心理學上說，「一角」體與日

本畫家那種盡量減少線條或筆

觸的「省略筆法」傳統是一致

的。兩者都相當符合禪的精神。

海浪之間一葉漁舟可以在觀賞

者心中產生海的廣漠感，同時也

可以產生內心中的平和與滿足

感－孤獨者的禪意。31 

 

圖 5宋 梁楷 ＜六祖截竹圖＞ 紙本  

墨 72.1×31.5cm 東京國立博物館 

                                                 
30
  活躍於光宗和寧宗兩朝的馬遠、夏珪，都是把畫面斜著截斷半分，然後在這裡畫一個大邊角

形，所有遠景幾乎當做空白，結果乃喪失了幽遠畫法的意志，通常所說的「馬一角」「馬一

邊」以及「殘山剩水」，就是指馬遠這種繪畫形式。收錄於馮作民：《中國美術史》，（台北，

藝術圖書公司，1998年 7月），頁 125。 
31
  鈴木大拙等著：劉大悲譯，《禪與藝術》，（台北，天華出版社，1994年 12月），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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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禪畫中，極為重視馬遠的藝術表現，那種減筆風格有助於對現有規則

及束縛的擺脫，也就是說當將繪畫中所需的技巧盡量簡化的同時，其實就是將焦 

如果我們將鈴木大拙所歸納出禪的特質，不難看出馬遠的作品在日本受到廣

大重視的原因，其中不完美、寂寥與孤獨都是馬遠畫中傳達出的意象，不僅如此，

更體現出藝術家所要表達最高的精神特質。 

              

 六、 從禪公案談禪畫表現的差異性 

禪是自在活潑的，為了避免自在的心受到束縛所以禪「教外別傳，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畫只是一種表達方式，就是當作「墊腳石」去言說自

己感受的禪意，指月之手絕非等於月亮本身，禪在表意時不得以以這種方式表

達，所以它時常灑脫自在甚至是瘋癲。 

 

例除了宋代畫家外，清代的石濤、八大都是頗具禪畫特質的畫家。石濤是明

代皇室遺族，他的創作充滿禪畫所擁有的機鋒，在自由自在的創作中處處顯現作

者參透世間的特質。 

 

石濤的作品＜山水＞冊頁畫面中出現盤雜扭曲的線條，正因出自「無法為

法，乃為至法」是沒有方法的方法，有法就為法所束縛，所以石濤得其趣正因心

中豁然無一成法。所以可以寥寥幾筆也可以惡墨萬點，林谷芳說： 

 

石濤畫語錄如此寫，更重要的是實踐，石濤在中國畫史上的地位正基於此，

諸多作品都可以看到他這一態度的貫穿，而其中＜山水＞冊頁，更是「從

門入者，不是家珍」的最好拈提。＜山水＞冊頁中不泥於慣性、自由盤扭

的線條正乃「離皴遠矣！」所映現的恰是禪家「立處孤危」卻自在無礙的

風光。但說立處孤危，實僅從外相而論，既自胸襟流出，在畫者就一派天

然，它與欲破藩籬而思出奇鬥異者的差別，正如唐五代禪門宗匠與後世狂

禪之別。32 

  

                                                 
32
  林谷芳：《畫禪》，（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9年 6月），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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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清 石濤 ＜為禹老到兄作山水冊＞ 冊頁 紙本 水墨設色 28×24cm 

紐約 美國 王季遷收藏 

 

 

     圖 8 清 石濤 ＜搜盡奇峰打草稿＞局部 卷 1691 紙本 墨 287×43.2cm 

     北京，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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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畫其實應該是活活潑潑無拘無束的精神表現，但有些禪畫家的藝術表現卻

不如禪所顯現出來的精神態度。南懷瑾說：  

 

如何才能安住？無所住即是住。拿禪宗來講，住即不住，不住即住。無所

住，即是住。33   

 

對應禪是親身的體驗來說，別人的經驗並不能代表自己的親身感受，對禪畫

的創作來說，參考學習前輩的藝術創作及表現不外乎是一個創作的一個開端，但

是這樣的學習摹寫在禪畫的藝術表現上似乎意味著禪畫延續某種的風格及形

式，如果我們用禪師們教導學生的頓悟本質來檢視現在的禪畫，這樣的複製性似

乎說明具有相當的侷限性及固定表現，禪畫的表現不也是應該和禪公案中香嚴智

閑一般「觀照自性」尋求自己的出路及方法，而不是一再重複某種固定的形式或

表現嗎？ 

 

在禪藝術一般的表現形式上，我將它歸類成四點主要經常出現的藝術表現形

式： 一. 留白  二. 直覺的簡筆表現  三. 抽象性  四. 佛或禪有關的人物或

故事為主題。這些禪藝術表現的形式在禪畫中確實是一個特點，但從禪的精神來

說卻相對地也是缺點。 

 

首先是留白，留白不僅在傳統水墨表現上佔有一席之地，在禪畫的藝術表現

上亦是禪畫家所喜歡的藝術表現形式，留白在水墨的表現上一直被沿用，相關的

思維例如「虛實相間」、「計白當黑」等都是水墨畫家或禪畫家常常使用的手法之

一，禪畫中的留白常常是為了讓觀者心靈有更大的心理空間，禪畫家常常留下空

白引人遐思，從禪的角度來看更是「色空不異」、「圓融無礙」的至高絕妙的表現，

就像是「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的道理。 

 

般若波羅蜜心經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金剛經

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凡所有相，皆是

                                                 
33
  南懷瑾：《金剛經說什麼》，（台北，考古文化，2007年 5月），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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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又云：「不取於相，如如不動」34 這些話語

都在開示我們不要被當前的幻影而矇蔽了真相，對禪者而言不僅僅是畫面的經營

虛實，更是要破除迷霧當下見真性，禪畫便常常透過「留白」這個方法表現上述

的觀點。 

 

但是當創作者如果一直重複使用這類「留白」的表現形式卻沒有提出新的看

法，相較之下就較容易流於固定形式。當我們檢視這些禪藝術家留白的運用時 

不難發現他們的用心，卻也是因為這些刻意而固定

的思維影響的禪畫的表現，當「留白」是固定的表

現形式時，其實反應出的就是禪畫中僵化的現象之

一。 

 

    在禪畫的藝術表現上「直覺」是另一個引

人注意的重點，禪畫家強調當下的一種藝術狀態，

藝術家在面對空白畫面時直覺式的當下情境引領

藝術家直接投射在畫面中，如果「當下」的一個狀

態沒有切身的經驗感受，就容易流於不知所云的窘

境，這樣的精神表現常常出現我們下面要談及的抽

象性表現。 

 

禪畫家經常用極為簡單的筆法畫出胸中丘

壑，不拖泥帶水直指心源的簡筆畫法是另一項禪畫

家常常運用的手法，這樣的表現常常出現大筆簡約

的圖像以表現超凡的境界，但是這樣的手法運用卻

帶來禪藝術家另一固定形式的表現。 

 

圖 9 清 八大山人 ＜孤鳥＞ 102×

38cm 紙本 墨 1692 雲南博物館 

 

首先為了記錄「當下」的狀態，藝術家用快速簡約的筆法來表現所謂的「當

下」，為了在畫面中出現簡約絕對的筆法，快速卻不知所云的狀態變成了常態，

                                                 
34
  釋悟性法師：《佛學真理》，（高雄，育智出版社， 2000 年），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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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便陷入自我陶醉呢喃的窘境。我們不反對極富機峰的簡筆，但這些當下

簡筆的表現應該是有血有肉，真實而富情感的，而不是空洞而表面的筆觸橫掃。

林谷芳以＜李白行吟圖＞為例說明對禪畫中簡筆的看法： 

 

＜李白行吟圖＞有梁楷擅用的簡筆，此簡直接以線條勾出，而比起＜潑墨

仙人＞大塊的墨色變化，這線條直抒更讓此畫不能多加一筆，可如此的簡

卻為觀者帶來無限的空間。李白是詩仙，他的生命中道家的味道要較禪濃

烈許多，但禪畫非必在禪者，不著一物是禪的精神，於是無物非禪。無物

非禪，禪畫的基點更在手法與精神，簡則常成為它外顯的重要特徵。很多

人以禪為極簡主義，從禪是生命徹底的減法而言，看似不錯，但極簡不是

目的，極簡外相的背後－或極簡能映現哪些生命風光才是重點，許多看來

極簡的抽象幾何，一點都不禪，就是缺乏了這內在精神所致。35 

 

禪畫中的抽象表現則是另一個我們探討的議

題，禪藝術家在避免我們所提到的形式上的重複，

常常藉由冥想直接在畫面中反映出當下的精神狀

態，這樣的精神狀態常常出現出抽象或線性的表

現，例如在許多禪藝術家常可看到圈圈或幾何形體

的藝術形式。 

 

    「抽象式」的禪畫，例如圓圈或三角形在畫面

上作表現，脫離傳統佛教人物為主題，進而以一種

「直覺」的狀態代之，所以多為抽象的形體表現。

例如圓形三角形或方形，或者在空白的紙面上畫上

簡單果決的一筆。這樣抽象式的創作本來就是期望

可以跳脫固定形式，例如不描繪禪宗公案或公案中

的故事人物等傳統的題材，當然就避免一種形式刻

意地思惟的延續，這一類「當下」式的禪畫雖較接 

 

圖 10 宋 梁楷 ＜李白行吟圖＞ 紙

本 墨 80.9×30.5cm日本東京國立

博物館藏 

                                                 
35
  林谷芳：《畫禪》，（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9年 6月），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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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禪的精神本體，然而當禪畫家在進入禪畫的表現時，形式上不難看出陷入另一

種制式的禪畫形式及束縛。 

 

應該說禪畫不只有一種聲音或表現，禪畫是可以更多元多樣，不一定是一筆

到底的絕對狀態，一筆可以是禪畫，惡墨萬點也可以展現禪意，重點是禪意的展

現，鈴木大拙說： 

 

禪理是闡明萬物的內在生命，動、靜、生、死，都只是痕跡而已。不看這

個痕跡而直接看這些痕跡的內在生命；換句話說，必須關照自己心中的一

念所動。只要領悟一念為什麼忽然升起，那麼一理通就萬里通，必定會了

解天地萬物生生不息的道理。但是這樣說還是順著理智的思路，當一念忽

然升起時，就只有無我、無人、無天、無萬物這個道理罷了。不過無彼我，

無萬物，並不是虛無，這個道理是了然的。說禪時，決不能說有無。36 

 

 

圖 11 白隱慧鶴 ＜十方無虛空 大地無寸土＞  32.7×553cm 個人藏 

 

最後一項就是畫佛或禪有關的人物或公案故事為主題，這類的創作形式很容

易與禪畫作連結，禪畫創作者透過這些佛教或禪有關的人物、經典或典故闡述並

實踐印證禪的道理。 

                                                 
36
 鈴木大拙 徐進夫譯：《禪天禪地》，（台北，志文出版社 1981年），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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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上傳統的佛教人物主題中，例如牧谿的「觀音猿鶴」、梁楷所畫的「釋

迦出山圖」，這類傳統佛教人物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主題，很容易被當作禪畫的

題材，觀者也可循著所熟知的公案或佛教主角人物做意識及思想上的連結，對內

容的理解做出反應37。 

 

除了題材外，在外表現手法上，例如菩薩或是達摩有著某些固定的型態穿著

或姿態來呈現，當然這些描繪中是存在著差異性的，我們所強調的是在沒有真正

的體驗下只是表面輪廓形式的摹寫，或沒有對這些人物的精神有充分的深刻體

驗，是很容易流於形式上的複寫而已。 

 

圖 12 宋 牧谿 ＜觀音猿鶴＞ 軸 絹本 墨筆 觀音 172.4×98.8CM 猿鶴分別為 173.9×98.8日本東京都大

德寺 

 

    禪畫不就是強調活活潑潑的精神，而不是主題或形式上的取材或表現。

禪宗公案中的一個著名的例子，梁武帝對於自己造廟抄經顯得很有自信38，就陷

                                                 
37 儘管學者們會就禪畫的性質進行爭論，但是有一點可能是公認的：佛教藝術的核心是通過繪

畫形象展示一種精神境界。這與通過人物活動反應儒家思想，或者通過描繪怪癖人物行為表

道家觀念有所不同，它須用隱晦的方法表現，所以更困難。收錄於班宗華等：《中國繪畫三千

年》，（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99 年 8 月），頁 137。 

38
  武帝命寶唱擔任佛教書總撰集錄的工作，其範圍尚不止有關教理或目錄方面的書籍，其他有



書畫藝術學刊 第十六期                                                                 

 

 240 

入一種形式上執著的狀態，達摩給他的開示卻是「廓然無聖」39。對禪畫來說不

也是一樣應該這樣處於「廓然無聖」的狀態不是嗎？ 

 

以上我們所列舉的禪藝術表現，其實

也是我們要提出討論的所謂禪藝術表現形

式，如果禪畫為了表現出禪的精神特質，

某種程度上其實就陷入另一種形式的束

縛，以藝術創作的自由來說並不是我們所

樂於見到的。 

 

蘇軾的詩題西林璧：「橫看成嶺側成

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禪強調自身的經驗，

只有自己的體驗才是真正的經驗，每個禪 

 

圖 13 宋 梁楷 ＜釋迦出山圖＞ 軸 絹本 設

色 117.6×51.8CM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關佛教禮儀方面如：建福禳災、禮懺除障、饗接神鬼、祭祀龍王等依次分類，集錄了上百卷

書籍，祇是八部眾的神名即達三卷之多。被後世稱為梁皇懺的佛教禮儀的原型書籍，可能就

是此時所編集。收錄於鎌田茂雄 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卷》，（高雄，佛光出版社，

1980年），頁 220。 

39
  達摩初到中國時，當時中國的帝王梁武帝得知優秀印度僧人來到的消息，便立刻邀請達摩到

梁都金陵；此後，達摩和梁武帝還陸陸續續見了幾次面。和梁武帝問達摩：「我即位以來便

立刻努力造寺及寫經，這樣的作為有功德否？」 就佛教的一般概念來說梁武帝這般努力，

為佛教興隆而貢獻心力，相信達摩的回答應該是肯定的。但達摩只回答一句話－「無功德。」

面對君主達摩仍面不改色地說。對於這樣的回答，完全出乎梁武帝的意料。大驚失色的梁武

帝再度問達摩：「那什麼是聖諦第一義？」達磨的回答：「廓然無聖。」廓然無聖就是沒有任

何執著的無心狀態，顯然這是針對梁武帝的認知回答的答案。梁武帝再度問道：「面對朕的

人是誰？」達摩回答：「不認識。」達摩和梁武帝會面後，達摩了解當時梁武帝甚至是一般

民眾對佛教的看法是表面而不成熟的，便起身前往中國北方，之後在少林寺坐禪九年。梁武

帝只想確認他所做的一切而已，就梁武帝對當時佛教的了解，他的理解反應當時中國的佛教

概況。這樣的對談顯然沒有什麼交集也沒有邏輯，梁武帝要的就是達摩的肯定，而達摩要表

明的卻是要梁武帝放棄成見。當梁武帝問達摩「有沒有功德？」，達摩的回答並不是對或不

對、有沒有功德的問題，對達摩來說禪是一種「無心」的狀態，也就是沒有分別心的狀態。

當我們對事物的看法還執著在對職位的高低、對收入的多寡、人的貴賤、時間的過去現在等

等這些觀點時，其實就陷入智性思考的束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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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都有自己的頓悟之道，所以有「挑水頓悟者」，有「見桃花頓悟者」，有「聽鳥

鳴頓悟者」頓悟法門千萬種。藝術創作是對生命有感而發，唯有真誠對待才能打

動人心。佛教及禪講的就是人生，生命經驗的喜樂或苦難加深生命智慧的體悟。 

 

禪畫家再將對生命的體驗展現在禪畫中，例如，八大的作品深刻內在生命豐

厚，他自在地用他的方式展現他對生命的看法，八大作品總是自在無束，總以諾 

大空間表現無垠及孤寂，簡筆的物

象如＜眠鴨圖＞總是充滿生命曠

味
40
。林谷芳云： 

 

八大的＜魚＞寫的是真實的

魚，只是境界與尋常不同。濃

墨簡筆，配上菱形的眼睛，緊

抿的嘴巴，這魚哪是尋常的一

條魚！它冷眼看盡世間相，一

眼穿透聖凡虛實，朗然獨在。

畫魚，主要是體現游魚之樂，

魚是沒表情的，但八大的魚不

同，常具詼諧，而重點在於魚

眼，眼是神所繫，不止魚，八

大畫鴨也如此，一幅＜眠鴨圖

＞，一幅魚，一閉眼、一看透，

正是凡聖雙泯與孤輪獨照的

最佳拈提。41 

 

圖 14清 八大山人 ＜眠鴨圖＞ 軸 1689 

紙本 墨 91×50ｃｍ 廣東省博物館 

 

                                                 

 
40
 ＜眠鴨圖＞與＜魚鴨圖＞作於同年。畫面唯繪眠鴨一隻，無任何襯景，構圖更見簡鍊。這種空

白滿布、唯見主體的布局手法，反映了八大以少勝多、一以當十的藝術特色。收錄於楊新：《中

國巨匠美術週刊八大山人》，（台北，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頁 13。 

41
  林谷芳：《畫禪》，（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9年 6月），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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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禪來說，禪的本質及生

命的寶藏本來就在生活當

中，只需用心在當下就可體

驗。所以佛經裡的理論或師父

的經驗都不是真實的經驗，沒

有生活經驗做基礎，就好像入

寶山仍空手而回，就好比蘇軾

所言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

在此山中。 

 

如何體驗禪感悟生命，對

禪來說是一種返回最簡單的

體驗狀態，這種狀態非常簡

單，卻也非常不簡單。宋代禪

師青原惟信開悟的體驗時說： 
 

圖 15清 八大山人 ＜山水魚鳥圖冊頁＞26.5× 

19.5cm 紙本 墨 蘇州靈岩山寺 

青原惟信：「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

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

祇是山，見水祇是水。」最初的「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意味著禪師參禪

尚未達到消滅差別心理的境界，因而，山和水在他們眼裡，依舊是原先執

著的兩種名相。第二階段的「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是經禪師經過善

知識的點化後，在內心對名相的差別進行了否定，所以山與水的差別心已

消除。第三階段是禪師徹悟的境界，「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祇是水」，表

面上看來似乎是對第一階段的簡單回歸，實質上是一種徹底的否定之否

定。42 

 

雖然青原惟信最後的反璞歸真好像是回到原點43，但是這已經不是原初的狀

                                                 
42
  蔡日新：《禪的藝術》，（台北，文津出版 2002年），頁 156。 

43
  青原禪師自述對自然山水輾轉變化的三個看法。第一步，是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未參禪時



                                                 禪公案的精神及禪畫藝術表現的差異性                                                               

 

243 

 

態，它是經過長時間的內省的結果，它是一種最純淨的狀態。皮朝綱說： 

 

從佛教教義看，青原惟信「三般見解」是表徵「悟」的三個階段，也就是

揭示「悟入」的過程的三種境界。按佛典解釋，所謂「悟」，乃是佛祖釋迦

在尼蓮河畔菩提樹下所體驗到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教傳入中國之

後，這種瞬間體驗了正等正覺的神秘精神活動，曾被賦予種種名稱，禪宗

則直接了當名之為「悟」。從佛教三藏十二部經典到歷代祖師橫說立說，都

是用不同的方式向凡夫俗子、芸芸眾生啟示有關「悟」的經驗，此外別無

目的，正所謂「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然而，連佛祖釋迦也無法直接

訴諸言辭的這種神祕心境，要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卻非易事。44 

 

要放棄我們既有的成見反璞歸真是相當困難的，就好比我們要回到原初「無

心」的狀態，看似容易，卻也相當不容易。佛說：「我把我的王國和統治者的地

位視如塵土。我把金銀珠寶視如磚石。我把華貴錦緞視如襤褸。我把大千世界視

如芥子，我把印度最大的湖泊視如地上的一滴油垢。我把世俗的教訓視如魔術家

的幻想。我把最高的解脫之道視如夢中的金織錦，而把悟者聖道視如過眼花朵。

我把冥想禪定視如山柱。我把涅盤視如白晝的夢魘。我把是非之辯視如龍蛇的跳

躍，而把信仰的盛衰視如四季的殘跡。」45 

 

佛將世俗的一切看作過眼雲煙，眼前的執著只是徒增困擾更不能看清事實的

真相，更不能達到頓悟的境界。要重返自由之路，回到「無心」的狀態，佛的開

示不就是很好的例子，藝術創作之道不也在其中。 

 

                                                                                                                                            

見的山水為客觀實體，那是觀者分離的認知對象。第二步，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參禪

後，主體開始破除對象（將之視為色相），不再以認知而是以悟道的角度去看山水，於是山

水的意象就漸漸從客觀時空孤離出來而趨向觀者的心境，不再是原先看到的山水了，而是在

參禪者親證的主觀心境和分析的客觀視角之間游動，還是有法執。第三步，見山只是山，見

水只是水，彷彿是向第一步回歸。此時，主體的覺悟已告完成，山水被徹底地孤離於時空背

景，認知的分析視角已不復存在，然而山水的視覺表象依然如故，只是已經轉化為悟者「休

歇處」的證物。收錄於張節末：《禪宗美學》，（台北，宗博出版社，2003年），頁 29。 
44
  皮朝綱：《禪宗的美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 年 9 月），頁 168。 

45
  皮朝綱：《禪宗的美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 年 9 月），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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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結論 

本文透過對禪畫的形式化表現提出另一種看法，禪的精神是自由自在的精神

狀態，禪畫的藝術表現理當也應該是秉持這樣的態度，但事實上我們所見的禪畫

在表現上，出現我們上述所提到的侷限性及不對稱性，本文希望透過這樣的討論

及釐清可以將禪的精神再次注入禪畫的藝術表現上。 

 

在西方美術史中最驚世駭俗的流派之一達達主義，在藝術創作的性格上有著

和禪相同的態度。西方的藝術家杜象（Marcel Duchamps）的作品「大玻璃」（Le 

Grand Verre）在一次展覽運送過程中，搬運工人不慎將作品中的一面玻璃弄破，

運送的人深感抱歉並想更換玻璃，這時，杜象卻說：「就這樣留著吧。」。這個先

前杜象自謂秘密進行八年，而在 1926年運送作品的過程中「意外」完成的作品，

杜象的這個舉動引起畫壇的一陣討論。  

 

如果我們將杜象的說法和禪來做比較46，杜象對於作品被「無心」47打破，表

現出坦然的狀態。以禪的角度來說，杜象對藝術作品沒有成見，作品對杜象來說

只是一個媒介，杜象說： 

 

藝術是看不見的；藝術是空白的…它不是真理，只是一個通道，能通往不

被時間和空間所控制的地方。48 

 

                                                 
46

 許多人說杜象受禪的影響，的確，杜象對傳統觀念藝術之破，確是一種解放，可惜的是，近

百年來，多少現代藝術家卻又將杜象之作神聖化，津津樂道他的作為，恨不能從各種角度將

之聖義解，結果是破了傳統，確讓杜象或現代藝術變成了另一個神聖，反到是杜象本人，創

作之後優遊人生，多少還體現了一定的禪意。收錄於林谷芳：《畫禪》，（台北，藝術家出版社，

2009年 6 月），頁 52。 

47
  禪談無心，無心是無有計較心，無有思慮心，人因計較思慮，總活在二元分割的世界，追逐

攀緣、顛倒夢想、痛苦煩惱、生死輪轉皆由此而來，只有將此破除，生命才得以透脫自由，

人的潛能也才得以釋放，所謂「無一物中無盡藏，有花有月有樓台」，禪生活、禪語言、禪

行為之所以如此自在活潑、充滿創意、當下圓滿，正緣如此。收錄於林谷芳：《畫禪》，（台

北，藝術家出版社，2009年 6月），頁 10。 

48
  Angelo De Fiore  Gaspare de Fiore  M. Luisa Materzanini  Marina Robbiani Sabine Valici 撰

稿：《巨匠美術周刊 杜象篇》，（台北，錦繡出版社，1996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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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象所要講的已經在行為中表現出來，這時，或許我們再去解釋杜象的「大

玻璃」是多餘了。當杜象將「蒙娜麗莎」的印刷品加上兩撇鬍子及拿小便桶拿去

美術館展覽，曼瑞( Man Ray )將大頭釘釘在電熨斗底下，這些達達藝術家們在

嘲諷所有藝術的典範及規則，達達反藝術反既有的一切社會價值，這些行為就如

同禪師對弟子的當頭棒喝。  

 

這樣的手法讓我們想到禪宗的反邏輯智性及反文字，達達主義這種離經叛道

的藝術手段，看似摧毀藝術的價值及規範，卻同時為藝術開創一條前所未有的藝

術大門，當達達摒棄一切藝術規則時，就是重返藝術的自由之路。相對於杜象開

放性的態度，禪畫家所要做的不就是呈現出一樣「放下」心中成見自在心靈嗎49？ 

 

達達主義為對抗所有既成的藝術規則，採用許許多多令當時的人不能接受的

方法，這是他們對抗舊有教條的方式。這些方法以禪宗的角度來看，卻是跳脫束

縛的一種好辦法，對現有的教條甚至是權威的挑戰，我們可以在禪宗公案中找到

例子。王勃在「釋迦成道記」中云： 

 

世尊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而文偃對此卻說：「我當時若見，一棒子打殺與狗子喫卻，貴

圖天下太平」。50 

 

釋迦摩尼是佛教的開創者，不難想像會有這樣的神通及傳說，但是，禪宗卻

可以將它視為糞土，去摒棄這些既有的權威及迷思。文偃禪師要打的不是釋迦摩

尼，他要打的其實是我們心中的束縛及舊則。釋迦摩尼在《金剛經》中說：「若

                                                 
49

  禪宗中和「無念」有密切關係的另一個概念是「放下」的概念。在佛教裡，「放下」二字居極

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禪宗，更是以「放下」教人。據說洪妙新與嚴陽尊者初次參見趙州禪師

時，他很不好意思地說：「我沒有帶東西來。」趙州說：「你放下吧！」嚴陽尊者更不安地說

「我什麼東西都沒帶來，你要我放下什麼？」趙州笑著說：「既然放不下，那你就帶著吧！」。

收錄於黃光國：《禪的分析》，（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出版，1983 年），頁 17。 

50
  蔡日新：《禪的藝術》，（台北，文津出版 2002 年），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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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形邪道，不能見如來。」51，及「凡所有相，皆是

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52 

 

禪宗公案中另外一個例子，禪師丹霞一天來到了洛陽的慧林寺，這時候的天

氣相當寒冷，丹霞走到一尊佛像前拿了下來，隨即點火燒了這尊佛像取暖53。寺

內住持知道了這件事情便大聲斥責丹霞的行為。丹霞這時候不慌不忙地回答：「我

只是想要得到這尊佛像裡的舍利子。」慧林寺住持便生氣地說：「木頭雕像裡怎

麼會有舍利子？」丹霞回答：「什麼？這尊佛像沒有？那我拿脅侍54來燒吧！」 

 

對禪師們來說，佛就存在每個人的心中，所以黃檗禪師才會說：「十方世界，

不出我之一心」55。同樣地，禪師在看待事物絕對是以一種「無心」沒有成見沒

有分別心的誠實態度面對56，對於一般人看待佛像的看法，就如同木頭被雕成釋

迦摩尼就被視為是釋迦摩尼，那如果是被雕成壞人，那麼我們要如何看待這同樣

的一塊木頭？金剛經云：「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

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57。禪

師們總是開放心胸去面對事物，所以可以洞察事物的本質58。那麼我們以這個角

度來看藝術創作的本質不就更清明透澈。 

 

                                                 
51
  于東暉：《禪，是什麼？》，（台北，橡樹林社出版，2001年），頁 10。 

52
  龍子民：《一禪，一世界》，（台北，高寶社出版，2006 年），頁 44。 

53
  方杞：《人生禪》，（高雄，佛光出版社，1991年 3月），頁 86。 

54
  佛教釋迦摩尼像旁常常出現的兩位菩薩。 

55
  于東暉：《禪，是什麼？》，（台北，橡樹林社出版，2001年），頁 14。 

56
  若不知「性空」，就「緣起」而執迷，即含有迷執的依他性與相惑的分別性。若不執迷，則即 

   除分別性而恢復緣起底實相。牟宗三：《佛性與般若》，（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5 年），頁  

   367。  

57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印度梵文，阿耨多羅就是沒有比它再高的意思，也就是無上的意思。

收錄於沈家禎：《金剛經的研究》，（台北，慧炬出版社，1991年），頁 14。 

58
  除了智能以外，任何權威的概念或影像都會限制住真實的經驗；因此「禪並不認為聖賢先哲

的典籍、教喻具有任何實質上的重要性。個人的經驗抵得上所有權威的主觀啟示。」因此，

禪師們流傳一句話：「說了『佛』字，趕快去漱口！」。收錄於黃光國：《禪的分析》，（台北，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出版，1983 年），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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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到禪的藝術創作中，當禪畫家創作時心中是否也具備這樣的心智狀態，

如果沒有這樣的體會當面對一張白紙時，心中浮現的不只是舊有的繪畫形式及技

法，更是束縛精神的禁錮。藝術創作如果期待的是自由，心靈的自在無心才是繪

畫飛翔的起點。 

 

我們期待禪畫的藝術表現是自由而活潑的，透過這樣的理解期待禪畫的藝術

創作有更新的思維或藝術形式產生。                          

    

 

圖 16五代 石恪 ＜二祖調心圖＞ 紙本 墨 35.3×63.1cm 日本國立東京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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